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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林 蔚

陆川主动认炒作

导演陆川的新片 《王
的盛宴》正在筹拍，虞姬一
角的海选活动开展得轰轰

烈烈。陆川向媒体透露，海
选已进入最后一轮， 剧组
方面敲定了几个大致人

选， 并特地强调投资方没
有“塞人”。声势浩大的海选被不少媒体
质疑为“炒作痕迹严重”。对此，陆川主动
坦承“确实是炒作”。他表示如今是注意
力经济时代，活动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
但保证最后会选用没有任何经验的新

人，并使结果经得起考验。据悉，《王》剧
计划在一月中旬开机，男主演暂时保密，
虞姬人选也要等开机一个月后才对外公

布。
点评：既然是痕迹明显的炒作，那与

其遮遮掩掩，还不如坦白从宽。陆导一招
主动出击， 既搏到了版面， 又为宣传加
分，还为接着炒作男女主角预留了话题。
包袱一个接一个地抖， 看来导演果然是
个中高手啊。

情感类节目多靠演

2010年， 婚姻情感类节目在全国荧
屏如火如荼。进入新年后，此类节目行情
依旧看涨。不过日前有媒体称，一些节目
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且弄虚作假的成分
越来越多。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节目中离
婚、 吵架等戏码多是由表演系大学生担
纲。有类似经历的学生表示，节目方喜欢
找表演系大学生是因为他们价码低，而
且演起来得心应手。 有电视节目制片人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今电视台收视竞
争激烈，一些情感节目采用日播方式，选
择“演”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请当事人上
节目需要大量沟通工作，得不偿失。

点评：不用媒体点拨，群众们也早看
出情感类节目之假， 而且作假之风由来
已久。之所以还有人捧场，不过是当小品
剧看，图个乐子而已。这才是情感节目能
够长久生存的最主要原因吧。 想骗过观
众的火眼金睛？难！

小崔握手小刚

崔永元与冯小刚曾

经因《手机》一戏公开撕
破脸， 不过双方日前已
握手言和。据报道，新版
《小崔说事》在元旦期间
录制冯小刚专场 ， 冯导
演大大方方带着重量级

团队出场。 崔永元接受
采访时坦言，其实两人私交甚好，之前所
谓的“矛盾”早已淡化。“我俩谁都不提。
这次我给冯导打电话，说来录个节目吧，
他就带着一干明星大腕儿来了。 我们上
岁数的人会从容处理矛盾的。” 据悉，节
目录制完成后， 冯小刚还向崔永元的电
影博物馆捐赠了很多道具。

点评： 先跟朱军道歉， 后与小刚握
手，“实话实说” 的小崔转眼已成温吞吞
的中年大叔。岁月果然是把杀猪刀啊。不
过能一笑泯恩仇的， 大多是资深武林高
手。小崔功力之深厚，那是近日到处示好
的郭德纲可望而不可及的。

央视犀利影评惹争议

央视品牌栏目《第十放映室》新年推
出的《恭贺2011春季篇》因语言犀利，引
发网友热议。据介绍，节目在点评知名电
影时，措辞激烈，与央视一贯的温吞水风
格大异。比如称电影《苏乞儿》为“精神分
裂型叙事影片”；《气喘吁吁》“以一坨没
有被消化掉的狗粮姿态” ……多数网友
表示，《恭贺》这样的影评相当给力，大大
提升了栏目的可看性， 并表示还会继续
追看。但有少数网友认为，主流媒体应该
注意节目的尺度把握， 太过网络化和情
感化的语言不宜出现在央视节目上。

点评：老夫聊发少年狂，本就是件可
喜可贺的事儿。 何况大过节的看个娱乐
节目，大家会心一笑就好了，实在不必太
较真儿。至于尺度问题，您放心，有关部
门时刻用心把握着呢， 能露面的都是经
过审核的，无妨。

“千余汉语词条入选牛津词典”的文化幻象
胡印斌

牛津词典中汉语外来词破千 ？2010
年年底，一则据说是来自外媒的消息，引
发国中诸多文化人的感慨。据说，到2010
年末， 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汉语外来语突
破1000条，包括“不折腾”、“人肉搜索”、
“三俗” 等在内的流行语均被牛津收录。
然而，旋即就有专家指出，所谓的外媒消
息， 其实来自国内媒体发表的厦门大学
副教授文章，根本就是乌龙一场，该副教
授也表示，是翻译出了误差。更让人扫兴
的是， 牛津英语词典在线支持经理罗斯
披露，从2001年到2010年，牛津英语词典
只收入了一个汉语词条： “枸杞”。

此前， 国内很多媒体纷纷采用的那
条消息这样写道：“这几年， 随着中国影
响力的提升， 外国人逐渐开始关注中国
发生的时事和文化现象。 牛津词典的编
委会顺应了这一趋势， 并对一些中国媒
体或网络流行词加以收录。”———建立在

“影响力”、“顺应趋势”之上的意图阐释，
确实很喜兴很提气，中国崛起了，连一向
保守的牛津词典也开始“顺应”趋势了。
遗憾的是， 这不过是一种基于一厢情愿
的幻象而已。

从1000到1，这出“热词留洋”的喜剧
刚开头就煞了尾， 其间巨大的差异不知
让谁汗颜。只能说，“枸杞”是个好东西。

这些年来，类似“汉语强大了”之类
的乐观假新闻并不鲜见。早在2008年，就
有消息称， 牛津英语在线词典将上海常
用词“嗲 ”收入，据说，“dia”因为上海这
个国际大都市的知名度而被收录。 事后
证明，这不过是一名大学生的恶搞而已。

审视此类事件就会发现， 牛津是否
收录热词，甄别查核起来并非特别艰难，
何以那么多媒体和社会公众都会自然而

然地相信这样的不实报道， 而没有去做
一点最基本的查验功课？英语不是障碍，
牛津也并非天书，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牛
津到底有没有收录汉语外来词， 而是大
家显然都愿意相信这样的内容，即“牛津
确实收录了大量汉语外来词”、“牛津本
来就应该收录大量汉语外来词”。也就是
说，影响媒体和公众做出正确判断的，并
不是基本事实，而是虚幻的、患得患失的

文化自信。
不客气地说，在很多人的意识深处，

还是隐隐约约存在着某种“被认可”的情
结。盖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使
得国民与外界缺乏平等的交流， 具体到
对文化的影响上，也越来越缺乏自信。要
么敝帚自珍，妄自尊大；要么自轻自贱，
文化虚无。流变衍生至今，虽然国家已经
融入世界潮流，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在文
化上， 其拘执于自大抑或虚无两端的情
形，似乎并无太大改观。纵观时事，自大
者以传统资源为经济之道， 虚无者则每
每以西为贵，视传统为敝屣。二者的共同
之处，即在于文化上的进退失据、高度不
自信。

如此语境之下，“牛津收录” 事件及
其传播过程愈发显得耐人寻味。一方面，
对于牛津词典收录汉语词汇现象， 往往
过于乐观， 甚至将其升华为中国全球影
响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一种过
于看重外界认可的心态。其实，这样的表
现大可不必， 牛津词典自有其遴选词汇
的原则， 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自有其
发生发展的内在脉络， 未必就会因为一
部词典的收录多少而有所损益。

言及此， 不免联想到这些天讨论热
烈的删节《三字经》等传统典籍事件。这
一“删经”事件已经演变为一场传统文化
如何取舍的混战。 当下社会是不是应该
在教育系统强行推广读经？ 从什么时候
起， 我们丧失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开
始了对一代又一代学子保姆般的过度护

持？
透过 “牛津热词”、“节本三字经”这

些纷扰的文化事件， 不免产生深刻的怀
疑， 中国文化失去了自信力了吗？不然，
何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过分计较他人
的态度， 总是患得患失， 希望得到人家
的认可 ； 过分不自信青年学生的鉴别
力， 总是存有保姆心态， 唯恐国人会迷
失在文化的十字路口。 前者的典型例证
还有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后者的
典型例证即是挥之不去的精华糟粕论。
二者都低估了民众的文化原创能力和甄

别能力， 无助于新世纪中国的文化自信
和文化自觉， 而落入虚妄的文化幻象之
中。

11个新险种为文化产业保驾护航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王晶晶）

今天，记者从文化部获悉，按照《关于金
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

意见》要求，保监会和文化部将共同组织
开发、分批确定文化产业保险险种，并推
进有关试点工作。 首批试点的险种为11
个，其中包括演艺活动公众责任险、演艺
活动取消险、艺术品综合保险、文化企业
知识产权侵权保险等。 这些新险种的增
加将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提供

保障。
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近1万

亿元，与2008年、2009年相比增长近10%，
文化产业正在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

展。与此同时，文化产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依然存在， 风险管理方面有待健全。据
悉，除此次公布的11个险种外，文化部与
保监会还将支持寿险公司开发为文化企

业提供人才激励配套的养老和医疗保险

险种。

对于这个春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复杂情绪。有网友总结：春节回家，是对大多即将踏上
旅程的国人的人生综合能力考试。考试内容包括社会交际能力，经济能力，人格承受能力。

过的是春节还是“春劫”
本报记者 张黎姣

近日， 在新浪微博上，“春节过年你都
会把钱花在什么上？”和“春节回家你会给
父母多少过年钱？”这两组投票引起网友关
注。截至1月10日，已有近四百人参与投票。
结果显示：给父母、晚辈红包，以及犒劳自
己，成为多数网友春节的主要花费，而给伴
侣一掷千金送惊喜、 拜访岳父岳母的人数
比例只占3%和5%。73%的网友表示将给父
母1000元以上的红包。 只有21%的人选择
拿出500元以下孝敬父母。

不少年轻人开始盘算一笔过年账：封
红包、买车票要搭钱；家人聚会、朋友聚餐
要搭时间……金钱和情感的投资， 让许多
年轻人开始犹豫： 过年回家是否能值回票
价？这些对过年回家有恐惧感的年轻人，被
称为“恐归族”。

一个名为“花花的尾巴上”的“恐归族”
就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我是不是很卑
鄙？我特别希望今年春节再下大雪，这样我
就不用回老家了。不用喝酒、不用给红包，
只要寄钱给老人就行了。”

然而“恐归族”是否用金钱就能带给家
中老人“终极关怀”？

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下午四点，年过
80的王爷爷刚从佛堂拜佛回来。“过不过节
都一样。我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他们平
常都特别忙，很少有机会来看望我，过年我
就留在松堂。”在他眼中，松堂就是他的家。

许多老人无法经常得到子女关怀。近
日，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草案中，
就加入“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
老年人”的规定，并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

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孝道要靠法律来约束， 这背后是否也

有年轻人自己的苦衷？
年近30的广告公司制片人赵黎至今单

身。由于工作繁多，春节放假时间短，赵黎
准备年后再请假回家。“我觉得在北京过年
挺好的，清静。而且我现在还是单身，父母
还经常打电话催我找个男朋友， 要是回家
了，亲戚朋友问起来，我真受不了。”

从河南小城市走出来的大学生步春毕

业后选择在早教机构做一名幼师， 而这在
父亲眼中简直不可理喻。春节前，父亲叮嘱
她，不能在亲戚朋友面前说自己是幼师，至
少也要说是小学老师。 加上过年还要给老
人和小孩包红包， 收入并不高的步春打心
眼儿里害怕回家。

而有些已站稳脚跟的年轻人， 也不愿
意回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小旮旯”。

“过年就不回家了，不敢回去，我怕回
去看见‘自己’。”大学教师张勇的老家，在
一个落后的镇子里，去年回家，他就发现自
己在家乡“不适应”了。“除了吃喝，我不知
道该跟爸妈交流什么。我和老家的朋友，也
没有共同语言，说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还
有些亲戚朋友，见我现在混得好了，就来求
我办事，春节变成‘春劫’。我实在不愿意相
信，自己就是那儿的人。”没有网络，信息闭
塞，也让“现代化”的张勇不知所措。

对于这个春节，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
复杂情绪 。网友 “玛拉喇嘛”总结：春节回
家， 是对大多即将踏上旅程的国人的人生
综合能力考试。考试内容包括:社会交际能
力，经济能力，人格承受能力。考试期间，必
须保持充足的体力， 保持面对一切触动人

类情感事务时毫不动摇的冷漠之心。
有人为春节忧虑重重， 也有人泰然处

之。王达是公司白领，虽然年前聚会扎堆，
还要去给亲戚买东西， 但他却丝毫不愁：
“我没有压力， 给父母买礼物有心意就好，
没必要太贵重。”在他看来，“恐归族”的恐
惧都源于面子问题。要是为了过年，非砸锅
卖铁搞“面子工程”，搭上的只有自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
年轻人的“恐归”心理跟他们的价值观不无
关系 。“老一辈人对乡土的怀念单纯而深
厚，现在的情感有些物质化了。因此，物质
和情感的双重付出让年轻人有些不堪负

荷。”夏学銮认为，大部分家长还是希望孩
子能常回家看看的， 儿女们应该给自己的
情感“减负”，踏实回家。

除了减轻孩子过年回家时物质方面的

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
副主任颜梅指出， 呼唤文化上的价值回归
也十分重要。＂ 在端午节、 重阳节等传统
节日重新受到重视的同时， 我们对春节传
统文化的发掘反而弱化了。 像庙会， 好像
定格在食品买卖， 而缺少了对传统文化和
古老文明的展现。” 颜梅认为，也许是我们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原来不一样了， 才使
得年轻人误以为带着礼物回家才能体现孝

心。
“如果春节真是场大考，劝各位考生，

保持淡定。孩子们别多心，不用包红包、买
新衣、拎着豪华礼，爸妈不是周扒皮；爸妈
们也莫着急，别问年终奖、考第几、啥时办
婚礼 ，孩子不是答录机 。”网友gabriel在微
博中调侃说。“父母们， 喊天下的孩子回家
吃饭吧！吃过饺子，春天也就不远了。”

把古城搬到纸上的80后
通 讯 员 倪俊峰

本报记者 陈 强

在人们的印象中，从事碑刻拓印的，多
半是文物考古方面的老专家。 可在闽南历
史文化名城福建泉州，却有一位“80后”，深
深地迷上碑刻拓印。

走进许著华的家， 地上铺满了他亲手
制作的碑刻拓片， 这些拓片都是他一张张
从千年古镇安海的文物古迹上精心拓印下

来的。有人不解：小许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去
拓印这些碑刻呢？

这位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告诉记者 ，
2008年夏天，当地有关方面重修安海石井书

院时发现一方明代碑刻，碑刻的内容与《安
平志》上记载有所出入，这触动了当时还在
闽江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大三学生许著

华：“不及时把相关碑刻记录下来，以后会留
下遗憾。”于是，他开始琢磨着用什么办法
记录下这些老祖宗遗留的宝贵财富。

小许先尝试用摄影、素描等方式，但实
践后发现这并非最佳途径。 他试着用拓印
的方式，把这些碑刻从石头上搬到纸上。

小许无师自通， 居然通过网络视频掌

握了拓印这门古老的技艺。 虽然拓印的操
作流程并不复杂， 但刚涉足这一领域的他
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纸张的选择、拓包的
制作等等技术上的细节都需要他用心去体

会。“拓第一块碑刻是比较惨的经历。”许著
华回忆说：“那是冬天在一个比较荒凉的地
方，带着头灯，拿着拓包在那拓印，一直做
到深夜两点，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

拓印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
从2009年初开始， 许著华利用假期和周末

时间经常重复着这样的流程：登上高高的梯
子，将浸湿的纸张，敷在石碑上面，用刷子轻
轻敲打，使纸入字口，待纸张干燥后用刷子
蘸墨，轻轻地、匀速地拍刷，拓印着一方方碑
刻。酷热的太阳，晒黑了他的脸庞，寒冬的海
风，吹干了他的嘴唇，而户外作业的辛苦并
没有使这个年轻的古迹保护者放弃。

两年时间，许著华和他的“拓友”们在
明代安海古镇的疆界面积超过100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拓印了200多方碑刻。其中最大

的一块碑刻， 立于晋江市南天禅寺正殿门
廊西侧的《重修岱山南天禅寺碑记》，碑高
313厘米，宽达148厘米。许著华和一个“拓
友”花了将近4个小时才将其拓印在纸上。

令小许自豪的是， 去年受中国航海博
物馆的委托，他和“拓友”拓印了泉州九日
山上的祈风石刻， 让家乡的历史走进了位
于上海的中国航海博物馆。

碑刻拓印， 并没有给小许带来任何的
经济报酬。“最大的回报就是让历史文化得
到保护与弘扬。”许著华说，他挑选了150多
幅安海碑刻拓片， 整理编辑成 《安平碑拓
录》一书，该书即将付梓，为研究安海古镇
的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诗人远去，谁还在校园里唱往日的歌
实 习 生 庄郑悦 徐嫩羽

本报记者 唐 轶

199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等京城多家高校的诗歌爱好者把北京外

国语大学的一间教室围得水泄不通， 里面
不时传来雷鸣般的掌声。 受邀参加的校园
诗人，轮番上台念诗。一首好诗念出，台下
欢呼雀跃，鼓掌次数太多，诗人甚至念不下
去。遇到表现平平的朗诵，听众也毫不客气
地吹口哨、起哄。“有时候台下听众激动了，
还自告奋勇冲上去念几首， 毫无秩序和规
矩，最后淹没在大家的齐声朗诵中，整个教
室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当年就在现场的
“70后” 彭凯雷时隔十几年说起这一切，还
兴奋不已。

至今， 彭凯雷还清楚记得， 诗会结束
后，他约上当时一起写诗的朋友迟宇宙，继
续讨论没弄清楚的诗句。 北京的冬天寒风
凛冽，从北外到人大，一路向北，他们吵了
一路， 辩了一路， 当到达人大校门口的时
候，已是夜深人静。

这样的 “狂热” 不止一次。 当年， 彭
凯雷常常骑着自行车参加诗友聚会， 去北
大听未名湖诗会， 组织全校范围的诗歌大
赛……在他印象中，王家新、孙文波、欧阳
江河等著名诗人都来过学校做讲座， 而老
诗人蔡其矫、 青年诗人苇岸也会出席诗社
的活动。“从讲座到活动， 形式虽然简单甚
至简陋，但氛围热烈。”

“那时候的我们都特别单纯，只是喜欢
诗歌。”彭凯雷说。

就像上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的 《冬季
校园》里唱到的，那时，校园里总能看到几
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如今，是否还
有人在那里唱着往日的歌？

曾几何时，诗歌是校园的心脏
上世纪80年代， 全国高校形成了以北

大、复旦、北师大、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吉
林大学、 安徽师大等高校为核心的学生诗
歌创作队伍，他们创作诗歌、组织社团、创
办报刊、印发诗集。高校“四大诗社”中最著

名的复旦诗社和江南诗社都诞生在那时。
那个年代， 大学里也走出了许多诗人：海
子、张曙光、沈天鸿、祝凤鸣、西川、臧棣、王
清平、西渡……而工人出身的北岛、顾城，
他们的作品在学生里的声望越来越高。

成为一个诗人， 是80年代很多大学生
的共同理想。

在北京， 诗人们喜欢到紫竹院和玉渊
潭办朗诵会，有几次朗诵会来了上千人。有
人在《诗歌报月刊》上回忆了当时的玉渊潭
诗会：“一个叫陈凯歌的年轻大学生站在土
坡上，风很大，下面听众有四五百人，还有
外国记者在拍照，最外圈是警察。北岛示意
听众安静下来， 可是没有奏效， 芒克站起
来，用眼光扫一遍观众，下面就安静了。然
后陈凯歌激动地朗诵了食指的 《相信未
来》，北岛的《回答》……”

在上海，《诗耕地》 主编陈先发是复旦
诗社的中坚分子，他领着一批校园诗人，和
专为校园诗人朗诵作品的剧社成员， 辗转
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校。大
学生对先锋派诗歌研读的气氛异常热烈，
王寅、陆忆敏、陈东东等一批重要诗人的风
格在那个时期形成，一度呈现“80年代学院
诗歌幻景。”

“80年代确实是中国诗歌最当之无愧
的黄金时代。1995年到1999年，是‘诗歌彗
星’的尾巴，好在我赶上了。”彭凯雷说。

如今，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本已经
泛黄的诗集《朋友们》，这是他们那批诗友
的“同仁杂志”。当时，他们凑钱印了500本，
还偷偷跑到天桥下和书摊上售卖， 居然也
卖出200多本。 有个女生还主动跑来问他
们：“这刊物什么时候出下一期， 是不是还
在这个桥底下卖？”这一句，让彭凯雷突然
觉得自己不孤单了。

1999年夏天，彭凯雷在毕业诗作《人大
是我的祖国》 中写到：“天空干净， 草坪干
净，人大校园是一个祖国。我听见自己最后
的声音在轰鸣，诗人是祖国的心脏。”该诗
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

谁还在诗歌中孤独坚持

彭凯雷毕业十年后的人大校园， 天空

依然干净， 草坪依然干净， 但诗人不再是
“祖国”的心脏。

之后继任人大诗社社长的任牧， 艰难
维持着诗社的生存。“诗社本来能招收的成
员就特别少，一年也许只能招十几个人，不
像动漫社、科幻社能招上百人。我进入诗社
的时候， 周围已经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样的写诗氛围了。”

当时，任牧曾受邀参加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
的诗歌节，他发现，与80年代相比，和他同
时代的大学生诗歌作品已经跌落到习作水

平。“同学们那阵子要追求的东西太多了，
写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投入产出比太小

的东西。”
如今，任牧早就踏上工作岗位，也不写

诗了。他自嘲，“如果谁在天天工作后，时不
时还吟出一句 ‘今天北京的雨中掺杂着初
雪的味道’， 那一定被人当神经病。” 他用
“生活庸俗”来总结他自己的现状，并坦言，
如今在各种交际网络上看到他们同一批校

园诗友上线时， 会立刻闪人，“因为我感到
羞愧。”

但任牧知道， 纵然他和很多人都有了
巨大转变，但对诗歌，依然有人在坚持。

上海的肖水就是其中之一。2004年，肖
水到复旦大学读研， 复旦诗社前任社长毕
业后，诗社交给了刚入学的大一学弟。几个
月后，肖水翻看诗社刊发的诗集，惊讶地发
现，诗社成员中只有5个人的名字。“如果诗
社有需要帮助，你可以找我。”肖水给学弟
社长发了一条短信， 得到的回复是：“那你
来做社长吧。”隔天，学弟把一个塑料袋扔
到肖水面前，里面只有两件东西：社团管理
条例和入社会员资料， 这就是他的全部财
产。

手下无将是面临的首要问题， 肖水在
BBS上发帖：“急招诗社助手， 请有意者于
明天傍晚复旦校史馆前面的草坪上集合。”
第二天，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校史
馆，等了几个小时，等来了十几个应征者，
其中还包括几个外国留学生。

“如今的校园诗歌环境不尽如人意，90
年代末到现在， 校园文学生态可以说没有
根本性的进步。”肖水无奈地说。

曾经红极一时的复旦诗社社员如今少

得可怜；北大五四文学社每年新人不超过5
人；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梅南文学社连
续招新三天，竟无人问津。武汉大学“樱花
诗赛”、华中师范大学“一二·九诗赛”关注
者寥寥， 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奋进者之
歌”已停办。

上世纪90年代北大著名诗人胡续冬，
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长期指导校园诗社活

动，他见证了未名湖诗会的衰落。其《北大
诗歌在九十年代》 一文中提到：“未名湖诗
会自80年代一年一届延续， 原本是一个在
北大范围内挑选出优秀诗作， 在诗人登台
朗诵之后当场评议颁奖的诗歌竞赛活动，
诗会曾多次与崔健的来校演出一样在容量

最大的大讲堂举行。 但由于此后的校园里
写诗的‘瘟疫’一经‘兼职’和TOFEL、GRE
的治疗再也未能广泛传播， 未名湖诗会开
始取消竞赛、评奖过程。90年代以来诗会举
办地点的变化极富戏剧性， 先是在容纳四
百人的电教报告厅，后来换到容纳三百人、
条件简易的二教， 进而退到容纳一百五十
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101。”

当年那批跟彭凯雷一起爱诗写诗的校

园诗人， 十几年后也都纷纷远离了诗歌。
“诗歌彗星的尾巴扫过， 留下一片空白。现
在要么是小众私语，要么是隆重的表演，纯
粹真诚的诗歌，离校园越来越远。”彭凯雷
坦言。

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

“诗社里根本出不了诗人。”中国第一
本古典诗词与现代诗合集《诗解毒》的作者
宇文珏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时， 参加了舞
蹈、表演、乒乓球、英语等十几个社团，却唯
独没有参加诗社。在他的大学生涯里，所在
的校园根本没有诗歌环境。 他隐约记得隔
壁的诗歌社在他打CS的时候搞过几次活
动，但是稀稀落落的成员和格调，连他都没
有影响到。“根本无法学习和交流。”宇文珏
的大学创作是孤独的， 写诗是一种闭门造
车， 而周围知道他会写诗的人只有自己的
女朋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吴伟元认为，
诗社的组织者没有组织好活动，没有在上面
下工夫。现在的一些文学社社长关心的都不
是文学本身，而在关注保研、加分等东西。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吴优在很多人眼里

是个“文艺青年”，他热爱读书、常常写一些
感性小文，却从不写诗。他认为，好诗需要
深刻的生活和感悟，作为学生他还没有，所
以写不出来， 而现实也让他对诗不感冒：
“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会思考‘怎么样做
个有用的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是谁？’
咱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我要找什么工作，
以后在哪发展？我要怎样才能挣更多钱？这
些想法是主流。”

北京语言大学刘超谈到，“商业电影胜
利了，通俗小说胜利了，流行歌曲胜利了。
并不是说商业通俗流行一定不好， 照样有
高手能在真诚和商业间游刃有余。 这里的
矛盾在于， 在嘈杂喧嚣五光十色让人应接
不暇的尘世里，诗歌如何走钢丝？”

其实，有很多人在尝试挽救诗。
2007年，肖水发起成立“在南方”诗歌

传播机构，继续致力于在“长三角地区”开
展针对大学生的诗歌义务传播活动。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师王永试图提

高学生们对诗歌的热情， 他将古代文学和
当代传媒结合， 让学生用当代传媒的方式
演绎诗。 在他的课上， 他给学生看自己写
的诗， 让学生为诗做视频， 布置 “古代诗
歌和现代流行歌曲” 的论文， 也鼓励学生
写诗。

宇文珏认为， 诗的尴尬在于无力， 应
该让诗歌借流行元素重归大众。 “不是青
年远离了诗歌， 是诗歌远离了青年。” 宇
文珏的博客上晒着自己新创作的各种诗和

乐， “诗歌有用， 诗人有为”， 宇文珏正
在尝试古典诗词和现代诗 （歌） 的结合、
诗歌与生活的结合。 他甚至出版了一张诗
与乐结合的专辑 《诗の歌》， 并走进大学
校园里办演唱会， 与大学生互动。

“不要问当代青年能为诗歌做什么，
应该问， 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 对
诗歌未来， 彭凯雷还是持乐观态度。 但他
觉得 ， 现在能看到的诗能引起共鸣的太
少， 能连结普通人心声心绪的太少。 所以
被嘲笑都是正常的。 “21世纪的学生比我
们当年的眼界更开阔更高远， 但面临的环
境与世道却更复杂更无奈， 他们更渴望像
李开复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精神导师， 单
纯的文学青年难以引起学生内心的共鸣。”

《中国民歌榜》提倡“大概念，宽民歌”

本报讯（记者张黎姣）1月4日，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十佳文艺栏目”《中国民歌榜》
节目主题曲在京发布。 《歌声飘过草原》和
《生生不息民歌王》两首歌曲共同入选。

《中国民歌榜》提出“大概念，宽民歌”
的理念， 其节目内容既包含原汁原味的民

族传统民歌， 又有体现新时代风格的新作
品。 《生生不息民歌王》就是一首带有摇滚
曲风的民歌。

据介绍，《中国民歌榜》 是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对台湾广播中心文艺部制作的一档

公益性音乐节目， 填补了对台湾广播节目
中民歌节目的空白。两首主题歌发布后，也
将在《中国民歌榜》节目中滚动播出。

麻辣一周

批评

看得见“中国”的房间
1月2日 ，

上海世博园内

的原世博文化

中心更名为梅

赛德斯—奔驰
文化中心 ，当
日 起 全 面 开

放。 奔驰文化
中心可分隔形

成不同规模的

观演空间 ，在
该中心可以隔

窗 远 眺 中 国

馆。
杨 毅摄


